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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中国少年

在东非国家坦桑尼

亚读书的故事。

������“刚开始的时候老师不理

解，说你就要跪，其他学生都

跪为什么你不跪。 ”

“反正我们中国人不跪。”

坦桑尼亚最大城市达累

斯萨拉姆的一所英语学校，

三位十几岁的中国学生站在

稍显阴暗的走廊里， 讲述被

老师罚跪的经历。

初中四年级的陈柔伊，

被朋友们叫做妮妮， 她把长

发扎成马尾辫， 身穿胸前印

有校徽标志的短袖白衬衫，

佩戴学校统一的蓝白条相间

领带， 圆圆的脸还带一点婴

儿肥，笑起来有明显的酒窝。

2012 年， 她跟做生意的爸妈

来到坦桑尼亚， 转学到好撒

马利亚人（Good�Samaritan）

学校，当时除了她，整个学校

只有一名中国学生。

坦桑尼亚教育法规定，

教师可以对违反校规的学

生实施体罚。 妮妮说，常见

方式是用树枝打手和罚跪。

虽然她很少成为老师单独

惩罚的对象，不过如果是集

体被罚，她也难逃一劫。 几

年来，随着中国人的非洲淘

金热， 中国学生越来越多，

老师渐渐接受中国人不轻

易下跪。 全班集体罚跪时，

中国学生可以享受蹲在地

上的“特权”。

好撒马利亚人建校于

1999 年，分学前班、小学、初

中部，共有 500多名学生。 采

用坦桑尼亚教学大纲， 用英

语授课。 学费每年数百美元。

学生多为当地人， 其中基督

教徒和穆斯林几乎各占一

半，目前有十几名中国学生。

低廉的学费也吸引了来自小

商人和工薪阶层家庭的中国

孩子。 妮妮的爸妈分别来自

浙江和四川。 爸爸曾在乌干

达做了 7 年鞋品生意， 之后

在坦桑承包了一家雇有二三

十名当地人的制鞋厂。 妈妈

从国内跟来料理生意， 半年

后把妮妮接到非洲， 全家团

聚。

第一次降落在这片新大

陆的那天，从机场出来，妮妮

拉着妈妈说“你看他们好黑

啊，而且都长得差不多。 ”另

一方面， 这里的自然环境比

她预想的好，“有花有绿草”，

并不像她想像中那样，“房子

都是牛粪盖的”。

刚开始， 妮妮连最基础

的英文单词都不会说， 在学

校偶尔为此被小伙伴嘲笑。

完全适应学校的教学节奏，

是两年之后的事。 现在，她的

数学成绩名列前茅， 其他科

目中等偏上， 而坦桑教育大

纲要求学生学习的古典斯瓦

西里语，成了妮妮的软肋。

一家三口相守度日的

生活刚维持 4 年，又发生变

故。 前几年，到坦桑投资办

厂的中国人越来越多，随之

而来的是更激烈的行业竞

争。 2015 年初，有中国民营

企业家在坦桑落成 1.5 万平

方米的工业园区。 谁料年底

新总统上任以后马上提高

税收，这家企业于是面临沉

重税赋压力。 这种事情并非

例外 ， 面对严峻的生存压

力，不少中国人已经回国或

向其他非洲国家转移。 妮妮

的父母也决定放弃承包的

工厂 ， 爸爸去年回中国发

展。

考虑到教育体制的差

异， 家人担心妮妮回国跟不

上学校进度， 决定让她留在

这里读高中、考大学。

在非洲， 普通中国人的

工资标准是当地人的 10 倍

左右， 中国打工者于是难免

被盯上，成为抢劫对象。 妮妮

家就被入室盗窃过几次。 之

前， 一家人住在闹市区独门

小院。 现在，母女跟其他中国

人住在箱包厂的员工宿舍。

妮妮说，工厂相对偏远，有保

安看守， 比原来的住宅要安

全很多。 然而，今年愚人节前

一天， 她家还是遭到入室抢

劫。 那天妮妮和妈妈出门办

事， 晚上 10 点回到住宅，满

屋狼藉。

妮妮说， 毕竟经历过几

次类似事件，“心里没什么波

动”。 她懂中文、斯语和英语

三门语言， 觉得未来留在坦

桑发展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即使遭遇抢劫也不会改变留

在非洲的想法。

�������2015 年，民调机构《非洲晴雨

表》发布报告显示，中国在坦桑尼

亚的影响力超过欧美强国和国际

组织，位居榜首。

坦桑尼亚的邻国———内陆国

家赞比亚以产铜闻名，1960 年代坦

赞两国政府渴望用铁路把铜从赞

比亚运到坦桑，通过港口出口到国

际市场。两国政联合向欧美国家和

国际组织申请援建铁路， 都被拒

绝。 1970年，处于文化大革命中的

中国愿意提供无息贷款，并派出上

万名中国员工援建铁路。 同时，这

个国家也以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

廉价的人工成本吸引大量中国人

投资兴业。 近几年间，这里的中资

投资领域从原先比较单一的矿业，

逐步向农业、 加工制造业以及餐

饮、旅游、服务业扩展，还有多个大

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及能源发电

项目正在推进中。

目前，有数万名中国人在这里

长期生活。 坦桑的中国企业，给中

国员工的工资普遍达到每月几千

美元，并提供住宿，这种远高于国

内标准的薪资吸引大量中国人来

此工作。 他们有的在非洲工作两三

年后回国，也有人选择留下。 常驻

坦桑的中国人爱把家人迁来生活，

也就有了不少在坦桑上学的中国

学生。

坦桑尼亚的教育体制复杂。 政

府设立的公立学校免收学费或费

用低廉，普通家庭均能承担，只是

教学质量和教学环境得不到保障。

部分公立学校甚至资金周转不灵，

拖欠教师工资， 长达数月之久，引

发教师罢工、学校停课。 中国家庭

普遍为孩子选择私立学校，费用从

每年几百到几万美元不等。家长们

公认的“贵族学校”IST 国际学校，

费用高达每年 3 万美元左右，对有

欧美留学梦的学生分外吸引。

土耳其某基金会在坦桑设立

的菲扎学校，设有男子中学、女子

中学、国际中学、小学、幼儿园等多

个校区，均用英文授课，共有数千

名学生。 其中位于达累斯萨拉姆郊

区的菲扎女子中学成立于 2005

年，分初中和高中部，要求全体学

生住校。 受土耳其文化影响，学校

不对学生体罚， 但管理十分严格，

成绩不好的学生会被开除学籍。 穆

斯林学生人数是基督徒学生人数

的 3倍左右。 每年的学费加住宿费

超过 1万美元。

严格的入学考试让一些英语

水平或文化课成绩尚不过关的中

国学生望尘莫及。 坐在一片头巾少

女之中，大眼睛、白皮肤、扎马尾辫

子的华人女孩王聪聪，曾是女校里

唯一的中国人，也是有名的学霸。

王聪聪的父母来自吉林长春。

爸爸在坦桑一家中国人经营的连

锁车行做汽车维修员，妈妈在同一

家公司做玻璃销售员。 跟爸妈来到

坦桑是 2002�年， 那时王聪聪才 3

岁。

她记忆中，十年前的坦桑尼亚

跟现在有很大差别，那时抢劫盗窃

不太多。 她曾震惊于坦桑人的热情

和互信。 她说这里人和“跟国内特

别不一样”， 陌生人见面会相互问

候。 如果一位路边摊的老板有事要

走开， 会让路人帮忙看守摊位，路

人不会偷东西。

她也记得身为中国人，体验到

的文化差异。 在坦桑，大多数人不

是穆斯林，就是基督徒。 有一次，老

师问她为什么中国人不信教？ 周围

的学生听了好奇，聚集起来围着她

问：“你为什么不信教？ ”不到 10岁

的她被吓哭了。

王聪聪的父母希望女儿能掌

握中国国内的教育内容，请回国探

亲的同事买教科书。 这些书她全部

自学读完，到现在都还留着中国小

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的数学和

语文课本。

王聪聪成绩优异，获得少有的

全额奖学金。 她会英语、斯语和土

耳其语，跟学校团队参加国际中学

生计算机、辩论等竞赛，获得过国

际奖牌。 学校制作的宣传 历上，

选用一张王聪聪的近照。 她给自己

的压力不小， 多数学生每天早上 5

点多或 6 点起床，而她 4 点起床自

学， 白天上课， 晚上学习到 11 点

半。 她梦想去哈佛大学读本科。 现

在， 爸妈认为美国政治形势不稳

定，更倾向于让王聪聪去相对安逸

的国家读书，比如新西兰或者新加

坡。

�������小李的网名是一个“孤”字。 他

说， 虽然是随意选择的一个字，却

能代表自己在坦桑的心境。 一张在

坦桑的 7 个中国学生周末出游的

照片里，有人露齿微笑，有人摆出

V 型手势， 有人露出酷酷的表情，

而身穿黄色 T 恤、灰色短裤、脚踏

人字拖、背黑色双肩包的小李低眉

顺眼，留着普通的平头，身材瘦高，

皮肤黝黑。

2012年，15岁的小李跟随爸妈

从江西来到坦桑。 爸妈从中国发送

服装货品到坦桑贩卖，在达市卡利

亚库商区拥有一家店面。 那里是小

商家最集中的地带， 横跨数个街

区， 聚集了批发零售电子产品、服

装、日用品、家具等等几百家店铺

和摊位， 也是有名的交通拥堵、偷

盗事件频发路段。 小李家的店被偷

过几次货品———“衣服放在门口，

一不留神就被偷走一包。 ”

他在国内不太用心读书，沉迷

于电子游戏。 当时爸妈忙生意，没

有时间管他，他和爸妈的沟通也不

多。 因为学习成绩不理想，初中一

毕业， 爸妈让他来坦桑学做生意。

他负责帮助姑父、堂哥管理仓库货

物，偶尔帮爸妈看店、学习处理银

行和清关业务。

两年来， 每天多数时间跟姑

父、堂哥相处的小李，没学到几句

斯语和英语，家人让他到当地学校

读书，学习语言，以便将来在坦桑

独立生存。 通过朋友介绍，17 岁的

小李到妮妮所在的好撒马利亚人

英语学校重读初一。 短短一个学

期，语言进步不明显，而在校要穿

校服等种种规矩让一向“随性”的

小李难以习惯，他辍学回家，继续

帮爸妈看管生意。

“在学校没有什么压力，你学

不学都无所谓，”他回忆说，学校里

的朋友圈几乎仅限于中国学生，

“我也没有想那么多， 用母语更舒

服，所以就不怎么跟这边本地的学

生接触。 ”

在坦桑的日子时常带给他前

所未有的孤单感———“大多数时间

都是自己一个人。 ”爸妈每天去店

里工作，也经常回国。 姑父和堂哥

和他相处时间最久， 给他做饭、照

顾他、陪他打扑克消遣时间。 可小

李还是感到孤单。“姑父他们不管

怎么关心我， 还是觉得有代沟，比

较孤独。 ”大他 3 岁的堂哥不喜欢

说话聊天，两人很少交流。 在学校

里认识的中国小伙伴，年龄又都比

他小好几岁，也只有周末才有时间

出来聚聚。

他说，非洲生活中最“压抑”的

地方就是身边能交心的人太少，他

把交流转移到网络上，用 QQ 跟远

在中国的好友闲聊，却因为距离遥

远而渐渐疏远。 偶尔回国休假，小

李发现自己一下子又变得健谈，跟

多年的好友畅谈各自的经历，仿佛

找回了逝去的时光。 他希望自己未

来能回中国做生意，因为同年龄段

的好朋友都在中国。

蹲在地上的“特权” 坦桑尼亚的中国人

没人管的小老板

�������初中四年级的陈柔伊，被朋友们叫做妮妮，2012 年，她跟做生意

的爸妈来到坦桑尼亚


